
【明慧网】在

司法界工作四十

年，在高等法院工

作近三十年的古金

男先生，是台湾高

等法院台中分院的

法官。他乐观随

和，虽已六十五

岁，但精神饱满、

皮肤细嫩光滑、头

发乌黑。然而八年

前，他却是头发半

白。他说，这样明

显的转变，是因为

修炼法轮功。 
古金男先生自

幼身体不佳，上初

中二年级时，就因为身体不好辍学在家，协助务

农。当兵时，因为心脏的问题，做了文书一类的轻

松工作。期间他自学参加国家考试， 后考上了司

法官。工作一路顺利，但身体仍然不好，遗传性支

气管病，鼻子过敏，虽经过开刀，鼻子仍会不自主

地流出带有异味的脓水，不见好转。 
二零零一年七月二十日，朋友送来一本《转法

轮》。这位朋友因癌症，鬼门关前走了一遭，就因

为炼了法轮功，身体从奄奄一息到生龙活虎。他亲

身见证了这神奇。朋友离开后，他一口气看完了半

本书，就这样，踏上修炼的路。至今八年了，他的

身体返还年轻状态，甚至比年轻时还要健康。 
法轮功是性命双修的功法，道德标准的提高是

重要的一环。法官工作繁重，压力大，精神紧张。

很多法官就是因为压力大而选择了退休。然而学炼

法轮功后，古金男有了完全不同的感受。他开心地

介绍说：“现在我身体健康，头脑清楚，工作效率

高，无论多棘手的案子，没有处理不掉的。” 
古金男先生以“真、善、忍”为处世原则，凡

事要求自己替别人着想，人际关系很好。法院在分

配案件时，麻烦的案件总是不受欢迎，但古先生无

论分到什么案，从不计较。审理案件时，他总能为

当事人与律师着想。比如，当事人有疑难，希望法

官调证据，这样就加长了案件审理时间，增加了法

官的工作量。但他总是站在当事人的角度，体谅对

方的心态和要求，尽量做到；律师有时手上案件

多，时间冲突，他总是给予方便，配合律师的时

间。当事人和律师感受到古金男法官的认真、亲

和，审理结果也令人信服，赢得很多人的信赖。 
法院中有律师和当事人联合选任法官的机制，

古金男是高分院中被选任频率 高的法官。 
在高分院近三十年的时间，比古金男先生后来

的同事纷纷办理退休，而他至今精力充沛、乐在工

作，还没有退休的念头。（文／夏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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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俺们山东这地

方，小青年结婚举行婚宴时，

门口放一个红色的纸壳箱子，

来宾往里塞红包，找专人看着

帮着收钱。 
那么用谁来收这钱？谁值

得信任？还真是个伤脑筋的

事。如果是婆家和娘家合办婚

宴，这个收钱的人就更不好定了。因为这个发生

矛盾是常有的事。现在好了，找一个信“真 、
善、忍”的法轮大法弟子来收钱，谁都放心。俺

姑娘是大法弟子，被人家悄悄请去，收过好几回

钱了。人家还夸奖她哪：“现在咱中国，你们是

值得信任的人！”（文／岳秀）◇ 

找谁收钱最放心 

■古金男法官（左一）清晨在
公园炼功 

发生在辰溪的善恶有报小故事
【明慧网】恩将仇报眼睛瞎 

中共恶党夺取政权时，湖南

辰溪县修溪乡的小乡书记（相当

于一个村支书）汪改新（音）为

人厚道，经常利用手中的权力为

村民办一些好事。村子里有一户

姓龚的人家，家中的主要劳动力

男主人生了一种病，浑身浮肿，

丧失劳动力，一家六口人贫困交

加，饥寒交迫。汪改新出于个人

良知，每年设法接济他们一家。 
后来恶党发动“文化大革命”，清除党内异

己，汪改新受到“造反派”们的揪斗，龚姓人家的

儿子代管（音）为了讨好恶党向上爬，和其他“造

反派”把汪改新的耳朵打得血肿，还用穿着大头皮

鞋的脚去踢他，导致汪改新大块大块的便血， 后

汪改新含冤离开人世。汪改新死后恰好就埋在代管

家的田旁边。 
后来有一天，代管去田里犁田，突然看到汪改

新从田埂上向他走过来，接着自己的眼睛一下子就

瞎了，在以后的日子代管去过很多地方治疗，但是

眼睛就是治不好。 
就这样，在中共恶党的毒害下，一个因为不相

信善恶有报的人因为恩将仇报受到报应，成了瞎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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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又到北方飘雪的季节，我的思绪穿过沉

沉黑夜，一次次落入那片山峦野涧间。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已近年尾，家里人因坚修大法

被恶党歹人强行绑架关押进沈阳市龙山教养院。刺骨的

寒风中，踩着咯吱作响的积雪，步履沉重的去探视苦难

中的亲人，山里的风呜咽的吹着，教养院死寂的出现在

眼前。第一道坎就是门卫室。门卫通常说了不算，由专

门关押法轮功学员的一、二大队恶警队长出面“把

关”，十次中有几次是不允许见的，不让见时也就是家

里的亲人在受严重摧残折磨的时候，为封锁消息而被拒

之门外。 这次来的早，门卫室中的老年警察见其他家属

未到、恶警队长也还未露面，就让我坐下来等。我一点

点的给他讲大法真相，讲这场镇压迫害的邪恶无理，他

始终表情麻木的在说：“我见的多了，那里面……”下

颌抬起指指院内远处龙山教养院关人的楼群，那神情既

司空见惯又欲言又止。不知何时，身边的椅子上蹲上来

一只猫，长长的白皮毛已肮脏成灰色，每次来，每次几

乎都能看见它。这是这屋专养的一只动物。乘老年警察

闭目静养之机，我小声对那猫感慨道：“去山里农家寻

生路去吧，离开这邪恶的黑窝。”  
这一次允许见了，又赶上马上是新年，与亲人对坐

在会面的餐厅里，十几名男狱警黑压压的在四周虎视

着，亲人被迫害的身体很瘦很单薄，脸浮肿着。问了里

面迫害情况，心一阵阵痛，信真、善、忍何罪之有？！

做好人何罪之有？！谈话间互相鼓励坚定修炼，也急急

的抢时间和机会说着外面的消息。 就是那一次远远的看

见了后来被中共恶党残暴虐杀的高蓉蓉，亦是同样被摧

残的极其瘦弱，听说，因她的善良、坚忍、无私，连普

教们都称她有着透明的“玻璃心”。  
会见结束，离开教养院阴森的关押楼，要走一段长

路才能出大门，顺着山路走时，空气凛冽的似乎凝固，

好在太阳高高照耀着。路两侧是厚厚的雪，突然，一只

猫跃到脚前，白的茸毛雪般洁净，随着人的脚步在正前

方跑跳着，但与人总是保持着一米远的距离。我随声对

它说道：“去农家落脚吧，离这院远点。”与我同去的

同修笑了──今天这人怎么总是对猫说话。那猫不肯离

开，继续在前面“跟”着，且“咪、咪”叫起来。于

是，我对猫说：“记住大法好吧，你也会有个好未

来！”那猫停顿了一下，又随着人的脚步往前跳跃，一

边轻声叫着一边在地上翻滚了两下，同修笑出声来：

“它能听得懂？”我认真的说：“听懂了，它怪我没说

完整。”于是，我认真大声说：“这场迫害是邪恶的，

记住法轮大法好！记住法轮大法好！如果你记住了，就

离开吧。”随着我话音终止，白猫轻盈的跳起，落在道

边路灯基座上，蹲在上边，面向我们连声叫。同行的同

 

冬天里的故事 
修很吃惊：“众生真的都是来听真相的，小小的动物

都不想被落下。”  
我们脚步没停继续往前走。走出几米远处回头看

那只猫，它蹲在那又冲我们叫，再走出十几米再回

头，它又叫，就这样只要我们回头望它它就连声叫，

且一直蹲在那目送我们，快出大门时我们 后望过

去，空旷的晴天雪地间，它已如一团洁白的绒球，叫

声随山风隐约飘至。  
零四年的五月中旬，我再一次去龙山教养院，是

听说沈阳大法弟子王秀媛被龙山教养院及沈阳大北监

管医院迫害致死，因替家人担心，急急赶到教养院。

这次却见大门紧闭，小门都关死了，门柱上贴了一个

大的公告，称：会见餐厅要重新装修，取消一切接

见，何时准许另行通知。因深知龙山教养院迫害大法

弟子的残暴，山沟野地里豁然亮出硕大黑字，让人顿

感恐怖与阴邪，“这一定是在说谎、在掩盖。”我拍

着铁门的栏杆，老半天，守门的老警察走出来，我

问：“到底怎么回事？”他半抬着眼睛说：“装

修……”我打断他：“不可能，他们肯花那钱？还不

够自己黑的呢，王秀媛的死是怎么回事？”他有些吃

惊：“你哪听说的？”“大街上的人都在说，开开门

我要进去见家人，这么邪恶的地方……”没等我把话

说完，他急转身退回屋. 
之后，没几天就听说高蓉蓉被龙山恶警唐玉宝、

姜兆华电击毁容，电击时间长达七、八个小时；之

后，几个月的时间里，高蓉蓉被囚困在沈阳医科大

学，沈阳市至辽宁省的政法委、六一零操纵辽宁省检

察院为沈阳市司法局、龙山教养院及至唐玉宝之流撑

腰，高蓉蓉继续受摧残迫害；之后，高蓉蓉被营救

出，辽宁公安、司法授命于中央政法委罗干、公安部

周永康，对高蓉蓉及营救她的善良正义人士进行大肆

通缉、搜捕；上至机场、海关，下至社区、街道，黑

风恶浪翻涌；之后，高蓉蓉再遭绑架，罗干亲口令：

“处理好”，浑身沾满法轮功学员鲜血的马三家女恶

警苏境、赵来喜、沈阳张士教养院史凤友等秉其邪主

子旨意，在国际社会注目下公然将高蓉蓉虐杀；每每

看到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反迫害酷刑展板上高蓉蓉朗

然的笑颜及被电击黑焦的脸，强烈的反差总是让我凄

然泪下，她好似在述说什么。依稀仿佛间我的思绪又

会回到阴风切切的沈阳龙山教养院，披着人皮的唐玉

宝、姜兆华、苏境之流真的不如一只动物！小小猫儿

都能有灵来寻真相，那些仍在迫害大法弟子不肯悔改

之徒， 后只能去做中共恶党的殉葬品了。 


